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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 2 气田的发现， 揭开了塔里木油
气勘探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油气领域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由此
拉开了前陆盆地发现的序幕。 克拉 ２ 气田
的发现与探明， 促使国家决定实施西气东
输工程，一条横贯全国东西，穿越戈壁、荒
漠、高原、山区、平原的能源传输大动脉由
此诞生。 克拉 2 气田也被誉为西气东输的
“心脏”， 为这条天然气干线源源不断输送
“血液”，促成一场规模宏大的资源调配。 国
内石油地质专家们普遍认为， 如果没有克
拉 ２ 气田， 西气东输工程的实施或许还要
再等若干年。

初探：与自然的较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

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 从我国石油天然气
资源的勘探潜力来看， 石油的勘探程度较
高，但再发现大油田较为困难。 而我国天然
气资源丰富、勘探程度低，勘探发现大气田
的机会更多，天然气储量增长有巨大潜力，
因此加快天然气资源开发现实可行。

塔里木盆地面积辽阔，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我国就加强了对塔里木库车坳陷的
地震和钻探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并
没有太大突破。

1987年博士毕业后，我去了当时石油系
统最高的科研机构———石油工业部勘探开发
科学研究院工作， 并主动提出去塔里木油田
搞研究，比塔里木石油会战还要早两年。

随着东部老油田产量增长出现较大困
难，1989 年，当时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麾下的 ２ 万余名石油人，在“稳定东部、发
展西部”方针的指引下，挥师塔里木，开始
了跨世纪的石油会战。 塔里木盆地从此揭
开神秘面纱， 石油人也开始在这里钻探出
一个个新油井。

然而 ， 会战的过程并不如预想的那
样顺利。 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向往已久的
“大场面”却始终没能出现。 我们意识到，
由于地下情况十分复杂 ， 塔里木石油会
战将是个持久战 ， 不可能像大庆石油会
战一样快速出成果。

1993 年初，会战指挥部决定重上库车
坳陷地区。 在库车坳陷部署了克参 1 井、克
拉 1 井和东秋 5 井三口探井。 但这三口井
辛辛苦苦打了两年多， 最终却均以失利告
终，库车山前勘探前景因此受到严重质疑。

勘探强调探井的成功率， 在资料较少
的地区探井，成功率能达到 25％—30％就已
经是理想状态，因此不论打出多少干井，我

始终坚信：塔里木一定有大油气田。 但如果
不尽快找出当地的地质规律， 研究和勘探
就是一句空话。 只有搞懂了相关盆地的构
造原理才能认识盆地。 但问题是，我们一直
没有认识到盆地的地质形态， 没有理论指
导，勘探无法成功。

钻研：攻克地理认知

地质科技工作者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
为了找到大油田。 面对塔里木盆地， 只有
“铁人精神”不行，蛮干更不行，要靠科学的
地质理论指导才能攻克。

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的 “中亚煤成
气聚集域” 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中亚有大片
煤系地层分布， 只要有煤系生油层就一定
有丰富的天然气。 这一理论启发了我。

于是我从分析第一手资料入手， 深入
研究塔里木盆地重要测线的地震剖面，研
究了1987 年以后钻的每一口探井，寻找塔
里木盆地和其他盆地的异同点。 有一次，我
在库车北部的山沟里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
红砂岩，更加坚信这里有大油气田。

我在题为 《塔里木盆地类型与盆地构
造》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塔里木盆地
石油古生界海相克拉通和中、 新生界陆相
前陆盆地组成的叠合符合盆地， 下边是海
相盆地，上边是前陆盆地，克拉通油气受古
隆起和斜坡构造控制， 前陆盆地油气受前
陆逆冲带控制，有两套地质勘探目的层”的
观点，成为人们认识盆地的理论基础。

由于塔里木石油会战起初进展得并不
十分顺利， 大家对勘探开发塔里木油田提
出新的问题：到底是该找油还是找气？ 基于
前述研究，我于 1994 年的塔里木勘探技术
座谈会上提出了 “四个并举” 的建议，即
“油气并举、前陆与克拉通并举、中新生界
与古生界并举、 碎屑岩与碳酸盐岩并举”，
也特别建议重视库车坳陷天然气的勘探。

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

王涛在会场上说：“贾承造对塔里木盆地的
定性抓住了实质， 就像给了我们一把打开
地下油气分布的金钥匙。 ”这一理论填补了
我国西北大型油气盆地构造研究的空白，
领先国际， 也为最后找到克拉 2 井奠定了
理论基础。

收获：克拉 2 井“横空出世”

当时对集中力量攻克库车坳陷有不同意
见。 一种声音认为投入资金大、风险大，加之
此前塔里木盆地一直未有重大发现， 不同意
钻探。 另一种声音认为高风险才有高回报。

1996 年底，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
部决定钻探克拉 2 井。 时任塔里木石油勘
探开发指挥部党工委书记兼指挥邱中建曾
说，克拉 2 井井位的确定，是他石油勘探生
涯中一次“非常艰难的抉择”。

当时， 他面前摆了两张克拉 2 井的构
造图，显示的构造高点并不一致。 经过反复
研究， 大家认为尽管两张图的构造高点不
一致，但足以确定这里存在构造，既然构造
是确定的，就要敢于下决心、冒风险，这是
地质家不可或缺的勇气和胆识。 之后，大家
对两个构造高点作了适当偏移， 克拉 2 井
的井位由此确定。

“冒险” 的决定来自于对地质规律的认
知、了解和掌握。决定钻探克拉 2 井后，我每
天都去现场了解情况。 1998 年 3 月，钻探进
入重要阶段时，问题出现了。

当时井上的技术人员对地层的判断跟
我原来的判断不一样。 根据地质监督的地
层汇报，克拉 2 井钻进长时间处于泥岩段。
但根据我的研究， 这口井最上面应该有一
层薄灰岩，然后是一段泥岩，泥岩下面应该
是砂岩段，也就是气层段，钻探早就应该进
入了主力产层砂岩段， 而不应是一直在泥
岩段钻进。

录井一定有问题。 于是我来到现场，在
泥岩中反复寻找、观察，终于找到了几个岩

屑，是砂岩！ 这证实了我的想法，现场马上
取芯，结果显示，两筒岩芯都是砂岩。

1998 年 9 月 17 日， 克拉 2 井完井测
试，强大的天然气气流呼啸而出，我们终于
发现了特高丰度、特高产、超高压、特大型
优质气田。

克拉 2 井是石油地质理论创新的结
果，是地震和钻井技术创新进步的结果。 库
车地区是山区，山地地震经过艰苦攻关，取
得了长足进步， 我国 3D 地震技术得以发
展，为掌握地下构造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
钻井技术克服了异常高压、 巨厚盐层等困
难，在我国尚属首次。

新起点：带动“国之工程”

经过两年勘探，克拉 ２ 气田探明含气
面积 47 平方公里、 天然气地质储量 2840
亿立方米，其储层之厚、储量之大、丰度之
高，举国罕见，成为我国 2011 年以前最大
的整装天然气田。 目前克拉 2 气田已向西
气东输工程供气 1200 亿立方米 ， 其中 6
口井产值均突破 150 亿元。

2003 年 ８ 月， 克拉 ２ 气田产能建设开
工，历经 15 个月的紧张建设后，正式投产
输气。 克拉 ２ 气田的优质天然气，通过 160
多公里长的输气管道， 涌进西气东输工程
干线的轮南首站， 然后继续东进， 途经甘
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苏，最
终到达上海。

2006 年之前， 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
消费结构中占比仅为 1%，2006 年占比约
3%，2020 年升至 8.8%，国内天然气产量从过
去的 300 亿立方米增至 1888 亿立方米。 这
其中，西气东输功不可没。没有它，中国的天
然气运输和利用就无法达到今天的规模。

西气东输是我国天然气工业发展新阶
段的起点， 而克拉 2 气田的发现则是西气
东输的起点， 成为我国石油工业史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西气东输的“心脏”———克拉 2 气田发现始末
■■本报记者 渠沛然/整理

■■■■讲述人：贾承造

石油地质与构造地质学家、 中国
科学院院士。 曾任塔里木石油勘探开
发指挥部总地质师、副指挥，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中国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石
油学会理事长， 国家 973 项目咨询组
成员、能源专家组组长。现任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技术总师。

■■■■讲述人刘汉武：像当年支持红军
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

1987 年 1 月-1996 年 10 月，历任陕西
省神府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副总经理、 华能
精煤神府分公司副总经理、 神华集团神府
精煤公司副总经理。

我是一名有 66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也
是神府煤田的“退役老兵”，开发神府煤田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心愿。

20 世纪 70 年代，榆林还是“老少边穷”
地区之一，这片热土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但也处于落后闭塞的原始状况， 没水、没
电、没路，民间流传着“神府保德州，十年九
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的说法。

煤田的前期工作始于 1981 年至 1985
年 ，当时工作量大 、面广 ，涉及方方面面 ，
地方政府把这些工作列入年度考核任务。
比如 1984 年，当时的榆林行署提出 14 条
神府煤田前期准备工作意见，这一安排对
煤田的顺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期间，有很多事情值得回忆。 当时榆林
有规定，进京不能带车，地委书记去北京，
也只能送到附近火车站坐火车。 为了给煤
田跑前期，我是第一个带车上北京的人，给
我派了一辆 212 吉普车。 从榆林到北京，开
车要两天时间，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除
了自己带些油，加油需要油票。 油票分为本
省油票和全国油票，政府重视，特批了 1000
公斤全国油票，我都舍不得用。

在开发前期的四五年里，经委主任、能
源办主任、 煤炭局局长等职务成了我的个
人“专利”。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但是
我想，只要干就会有办法。 我自己算过一笔
账，如果开发煤田，光是就业岗位就能提供
两三万个， 榆林待业青年的大问题也就解
决了。 回过头想想，“干总比不干强”，当时
就是这种心理。

尽管当时自然条件很差、经济贫困落
后，但是地方政府、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
期盼早日开发 ，喊出了 “像当年支持红军
闹革命那样支持神府煤田开发” 的口号。
1982 年 ，185 地质勘探队开始地质勘探 ，
任务是 11000 米，经费和勘探任务捆在一
起，超亏不补、节余归己。 当年 10 月，185
队已完成任务， 按规定可以放假休兵，但
他们主动要求继续勘探，经费不足就自行

解决，当年 12 月份提交了《陕北侏罗纪煤
田榆（林）神 （木 ）府 （谷 ）勘探区普查找煤
地质报告》。 这份报告的提前完成，对争取
煤田早日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1985 年 5 月 15 日华能精煤公司在京挂牌
成立，陕西、内蒙古分支机构相应组建，煤
田开发由此启动。

■■■■讲述人李智盛：李鹏同志说了一
句话：“非常好！ ”

1977-1981 年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
副组长 ，1981-1985 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 ，1985-1991 年任国务院能
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神府煤田开发的决策过程我最清楚
了。 当时，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这个职位不高，但是非常重要。 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共有三项任务： 第一是调查研
究；第二，向中央提出决策性建议；第三，负
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务。 神府煤田的
开发决策， 由中央经济工作决策机构牵头
推进，足以证明它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我国 80%的用能是煤炭，铁
道部就是个 “运煤部”，80%的任务都是运
煤。 当时，山西大同的煤炭开采计划只有 6
亿吨，开采年限所剩无几，必须再找一块新
的煤炭基地。 我国煤炭主要分布在西部，新
疆虽然有煤，但因距离太远，运输成问题，
最现实的接续基地就是离北京不到 1000
公里的神府煤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
时，我就讲了这些道理和形势。 我说，咱们
想办法带着领导去看看。 回来专门开一个
小组会议，其他同志都同意了。

很快， 我就陪着李鹏同志来到当地视
察。 回来当天晚上，李鹏同志说：非常好！ 你
们记住这个“非常好”，李鹏同志认为这是我
们国家很有希望的一块能源基地，这个时候
给定论了。为此，我详细做了调查研究，加上
185 地质勘探队的讲解， 我更是信心百倍，

专门写了一份视察神府煤田报告，并发到国
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等部门。

我和神木县的同志说，咱们这儿有希望
了，而且将来会有更大贡献。过去，神府游击
队起过闹革命的作用， 现在开发这个煤田，
将在国家建设时期起到有力的能源保障作
用。事实也是这样，国家对此很重视，报告下
午送上去，第二天上午就批了。

筹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听
说此事，也向国务院汇报：东胜和神府煤田
是一块煤田，地下藏着一样的煤，能不能把
我们也带上？ 领导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
东胜煤田。 我说我只知道神府，因为没有深
入调查研究，不知道东胜和神府煤田是连在
一起的。我说既然是这样，很简单，中央开会
研究，已经写成的报告添两个字、一个顿点，
“神府、东胜”煤田就可以了，不用大修改。煤
层是一样的，煤质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有了
神府和东胜煤田一起开发的轶事。

■■■■讲述人何永久：煤矿不搞现代化
就没有出路

1983 年 4 月-1988 年 8 月任陕西省煤
炭工业厅副厅长、 煤炭部陕西煤管局副局
长、党组副书记，1989 年 5 月-1995 年 4 月
任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总经理，1990 年 8
月-1995 年 4 月任华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党
委书记（兼）。

上世纪 80 年代，起初对神府煤田的开
发思路是“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地方、
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 群众办矿挖煤，
打眼放炮一个人的产量是 1 吨/天，我不愿
意这样搞。 开发只有一次机会，到处打眼放
炮把煤田破坏了， 以后就不可能搞大规模
开发，实在太可惜。

搞煤矿现代化有个过程， 之前大家不
知道它的好处， 认为是劳民伤财。 实践证
明，不搞现代化，煤炭产量上不去，生产安
全没有保障。 我在陕西省煤炭厅分管过安

全、生产、基建，感觉煤矿不搞现代化就没
有出路，真的不行。

后来，中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推进煤矿现代化。 这是鼓舞人心的大事，我
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1989 年 5 月组
建华能精煤神府公司时， 陕西省决定由我
担任总经理， 省里对开发神府煤田非常支
持。 怀着建设现代化煤矿的梦想，我离开省
煤炭厅来到神府公司。

比如现在有名的大柳塔煤矿， 当时条件
十分落后， 当地没几户人家， 就有几个小煤
窑，主要用于群众做饭取暖。 交通不发达，没
有铁路公路，煤炭价格还不及运费高。矿区吃
饭是个问题，连土豆、辣椒都是从外边运进来
的。 初期没有房子，只能住在神木县城，离大
柳塔矿 60多公里，中途好长一段路在河道里
走，没有桥，河里发水汽车还会被冲走。

矿区建设也处在摸索阶段。 我在学校
学过现代化知识，虽然不多，但到了神府公
司，学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时任华能
精煤公司董事长肖寒同志提出，奋战十年，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很高兴，心想不用
十年，有个六七年就差不多了。

困难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 煤炭生产跟
打仗一样，需要吃苦耐劳。很多决策也是在讨
论、争论甚至吵架中确定下来。正因为神东公
司成功了，有了试点先例，全国才下决心搞煤
矿现代化，矿井生产安全、效益好，职工工作
环境也改善了，人们才愿意到煤矿工作。 “五
高”方针也是在那时逐步完善起来，从最早的
高产、高效，增加到“高起点、高技术、高质量、
高效率、高效益”。 神府公司很多事情都是在
党的会议上决定的， 每年年度工作总结表彰
会议，提出第二年要求，必须执行。

我还记得，朱镕基同志视察矿区后说：
小何， 这次定的建设现代化矿区一定要坚
持住，不能动摇。 事实上，神东也一直遵照
矿井现代化、科技创新的路子，改革从未停
止。 如今，神东矿区有这么多千万吨矿井，
非常了不起。

编者按

“全国每产 20 吨煤，就有 1 吨来
自神东。 ”作为我国首个 2 亿吨级煤
炭生产基地，神东煤炭集团已累计为
国家生产清洁煤炭超 30 亿吨。 13 个
“特级安全高效矿井”，12 个一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煤矿，6 个煤矿单位安全
生产十周年以上，采掘机械化率达到
100%， 原煤生产效率最高超过 124
吨/工，主要指标达到国内第一，形成
了以千万吨矿井群为特征的神东模
式———这里不仅是我国最大的井工
煤矿开采地，更成为世界煤炭行业安
全、高效、绿色、智能生产的典范。

殊不知，就在 30 多年前，这片处
于陕西榆林北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南
部的土地还是一片荒芜。 由于经济社
会发展相对落后，当地守着“聚宝盆”
却无力开发。 上世纪 80 年代，在党中
央、 国务院的关怀和有关部委的支持
下，神府煤田开发被列为国家“七五”
计划重点项目，开发大幕由此开启。

当地老乡口中的“黑石头”“黑疙
瘩”是怎么被发现的？ 矿区开发决策
经历了哪些波折？ 拓荒者们又是如何
用双手唤醒沉睡的煤田？ 多位亲历者
为我们讲述了当年那些人与事。

在荒芜中建起“世界煤都”
■■本报记者 朱妍/整理


